
                                                                                                          

 

 

 

 

 

 

 

 

 

 

當善良遇見痛苦 
 

 

 

 

 

 

 

 

 

 

 

 

 

 

 

 

 

 

 

 

 

 

 

 

 

 

 

 

 

●  盧耀文   訓練主任  

        賽馬會社區復康學院  

在安寧照顧的路途上，遇過不少生離死

別的場合、見過衰弱的身軀、扭曲的面

容，聽過痛苦的呻吟，悲傷的哭聲，這

大概就是這工作的最大挑戰。曾在一次

到 醫 院 探 望 長 者 時 ， 看 著 她 痛 苦 的 眼

神，聽著她不斷發出嗚嗚的叫聲但說不

出一個字，內心有一股無語問蒼天的無

助感，不要說什麼社工技巧、輔導理論

和方法，連應該向對方說句什麼話都說

不出來。近期探望另一位一段時間未見

的長者，過往的她溫文有禮，學識廣博，

如今患了認知障礙症、眼前的她容貌改

變，差點認不出來。與她談了一會，她

總算間歇地回應「是」、「不好」之類的

話。看著她眼角滲著淚水，內心納悶了

很久。這些既難過又無奈的處境，相信

大 家 或 許 都 經 歷 過 。 有 時 就 是 出 席 喪

禮，面對喪親的家庭，都不知說些什麼

好，在此情況下，要是向對方講句常被

指屬於不恰當的「節哀順變」也實在可

以理解。  

 

死亡、疾病的本質都與失去有關，我們

自小接受的教導都是如何去獲得，但關

於「面對失去」就極之罕有。莫說疾病

與死亡，就是掉失錢包，換來的大都是  

 

 

 

責罵與自責的負面反應。然而，作為照

顧人員，面對別人的痛苦，我們都想為

別人「排難解困」，但又看看我們接受的

教導，一向以來，老師提問，答到問題

才是好學生，但人生中的問題，答案往

往不會非對即錯，有些更找不到答案。

最近著名藝人周潤發的太太在一個專訪

中，講述關於腹中孩子夭折後，她問：『點

解是我？』無論她是在問誰，要回答實

在不易，也許習慣了要做「好學生」，於

是便會說「事情已發生，不要難過。」 「要

向前看，你還年輕，還可以再生孩子」

之類的回應，出發點是要安慰對方，然

而有意無意間，卻變成安慰自己的語塞

和不安，可惜的是，有時這些安慰反過

來會令對方更為難受。  

 

很多時候，我們都慣性地以理性來探究

發生的事，予以解釋因由並尋求解決方

案，這正正令我們忽略了自己和對方的

感受。然而有勇氣去接觸和面對「雙方」

的感受才是療傷的關鍵。 (待續 ) 

 

 

 

 

 

 

 



 

 

 

 

●  蔡嘉玲   社工 (紓緩照顧 ) 

        擁抱夕陽服務計劃  

近月，照顧者所承受的生活壓力，是城中熱話。接二連三的倫常慘案，是冰山一角，

也揭示了萬家燈火下，一個個千瘡百孔的「貧病」家庭。這裏所指的「貧」，不一定

是經濟上的短缺，也包括缺乏社區支援、孤單「應戰」的一群。  

 

智障人士家屬，一直是我們關心的對象。他們所面對的照顧壓力，是無容置疑。當中

經歷的辛酸，實不足為外人道。而他們所承受的，卻有著「不被認可」的特質。聽過

不少家屬有類近的經驗－患有智障的孩子出生後，親友們（甚至是最親的家人）都勸

父母放棄照顧。然而骨肉親情，又豈能輕易斷絕？當父母無論如何都要扛起照顧責

任，卻不被親友理解和支持，他們的含辛茹苦就會變成「不被認可」。  

 

阿心（化名）是一位智障人士之母。小時候家境清貧，但因弟妹眾多，而自己又是大

家姊，年紀輕輕便要擔當父母的左右手，外出工作分擔經濟壓力和照顧好弟妹。而父

母的教導亦讓她明白到，家庭必需要團結才能度過種種難關。彷彿就是命運的預備，

她小時候所培養出來的領導才能、團結信念，在婚後「大派用場」。夫家是大家族，

人口眾多，每當要處理家事，意見、想法也自然有分歧。阿心每每擔當溝通橋樑，理

順各人的想法及團結家人，讓事情處理得妥妥貼貼。在智障兒子出生後，親友曾勸她

放棄養育。她明白親友是好意，因眼見需要她照顧的人口眾多，親友是怕她累垮。而

她卻意志堅定，認為人對於動物尚有惻隱之心，兒子只是有所缺憾，也是活脫脫的一

個人，更何況是骨中之肉？於是便咬緊牙關，勇往直前。縱使後來要照顧病患高堂，

也沒有半句怨言。  

 

我有一個經驗，為著身心平衡的原故，每星期也會  

做些運動，其中以跑斜路為最常的鍛鍊。大家想象  

得到，每當向上跑的時候，雙腳都會特別酸痛特別  

累。最近我嘗試學習與這種「痛苦」相處－當痛的  

感覺升起，我會對它說：「你好！  我知道、也感受  

到你的存在，讓我們好好待在一起。」然後給它一  

個微笑，想像自己搭著它的肩膀同行。縱使它仍在，但那份「重量」卻頓時輕了大半。

忽然領略到，與其祈求消災解難，不如面對、擁抱  

痛苦。  

 

 

 

不如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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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晚晴照顧的路上，有三位好友。一位

是院友、一位是院友家屬、一位是提

供照顧的工作員。 三人雖然同途，

但體驗各異，能夠互相分享，彼此學

習，實為生命瑰寶。  

 

●  李頴芯    主任  

賽馬會展毅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把痛苦留在身邊 

在阿心的角度，「好」與「壞」是人生必然的「成份」，是自然不過的事。最近她

察覺自己身體有異樣，吃不下，睡不安，到醫生處做檢查，卻發現有腫瘤。阿心

一年前才經歷親人離世，命運之神似乎特別「看得起」她，接二連三拋下一個又

一個的挑戰。但阿心找出自己吃睡不安的原因，心情反倒踏實。既來之，則安之。

她知道前頭要面對的挑戰還多，就簡單舉例，自己年事已高，智障兒子永遠是心

中的一塊「石頭」，可以擔心的事何其多。然而阿心不否認自己的掛慮，也沒有想

過要逃避。既然知道自己的擔心，就做好相應的計劃，然後專心與兒子、家人好

好相處，珍惜共處的時光。「一無掛慮」確是很難做到的，但也不需要過分聯想，

把未發生的事情「災難化」。行事在人，成事在天，盡了力，其他就看上天的安排

吧。阿心看到「痛苦」的本相，別人能幫上忙的她不會拒絕，因她深信有些苦是

獨嚐無益；也會想辦法照顧好自己，因這樣才不會把家人捲入憂心的旋渦。  

 

「痛苦」是一種感覺，也是一種能量。在轉化能量成為生活的動力之先，需要承

認它的存在，然後認識它，擁抱它。我們或許有很多方法「鎮痛」，但那只是短暫

的「麻醉劑」，痛是依然存在。正如很多人也喜歡外遊，但無論旅程是如何叫人心

曠神怡，當返回現實，情緒「猛獸」又會再度出現，那是因為我們從未真正「呵

護」和「馴服」它。  

「嗨！痛，你還好嗎?」 

 

 

留院舍離世，在一所展能宿舍，或許是一個大挑戰。經驗不足、沒有相關的訓練

及知識、以及未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去面對一個年青的舍友將會離世，這狀況確實

殺我們一個措手不及，並有摸著石頭過河的感覺。  

 

2017 年，我們目睹一個入宿十多年來皆身體健康、充滿活力的人，身體機能逐漸

衰退。見證著因為癌症為他帶來的痛楚；見證著他呼吸開始困難，卻好像要「袖

手旁觀」。無力感很重，重得每天都在反思，留院舍離世這條崎嶇路究竟是否適宜

智障人士選擇，尤其是當他們不懂得表達意願時。在 2016 年底，當我們得悉他的

健康診斷結果，並了解家屬放棄醫治，只希望靠藥物紓緩各種不適的決定時，已

著手為他及家人安排一個房間，準備在他的身體逐漸衰退時入住，以及讓他及家

人可以在一個較有私隱的地方相處，共度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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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家屬的心理準備、職員的照顧訓練安排及心理準備，以及其他舍友的準備

及參與也要一一進行  (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其他舍友好好地上

生死教育這一課 )。  

 

後來，要如何處理職員們面對舍友痛楚時的心理狀況，尤其每當夜深人靜，其他

舍友都已入睡，惟獨見他因痛楚而致面容扭曲，全身冒汗，我相信，每一位職員

都曾懷疑，是否應該繼續留他在院舍，而非送他去醫院？誰可以作這個決定？我

們經過多番討論、分享、認識、體驗後，漸漸，我們明白到，院舍可以做到的醫

院或許未必做得到，當然我們也有紓緩科的醫生到來緊密為他診治。  

 

當舍友覺得痛楚時，有熟悉他的人可以握著他的  

手，包括職員及其他舍友，給予安慰支持；當他  

濕了尿片或褲子時，我們可以立即為他更換；當  

他汗濕了衣服時，我們可以立即為他更換一套乾  

爽的；若當天的餐膳不合他的口味時，我們可以  

立即安排其他味道的餐膳；當母親為見到兒子表  

現痛楚而感到心痛落淚時，我們可以拍拍她的肩  

膀，陪伴著她。最後我們知道，這些看似微不足  

道的舉動，原來已經可以為舍友及其家人，分擔  

了當中的不安及無奈，也在這條崎嶇的路上，為  

大家作一個伴。原來提供留院舍離世的價值，就  

在「陪伴」中得到彰顯。  

 

經過多個月的衝鋒陷陣，舍友已於 2017 年 7 月  離開我們，雖然大家都照顧得筋

疲力竭，可是，若再問我們任何一位職員，留院舍離世這個選擇是否適合智障人

士參與，我絕對相信，得到的答案是非常適合的。  

 

 

 

 

                         小護從事護理工作已有數十個年頭，從深切治療    

                         到紓緩照顧科，工作從每日依賴醫療儀器照顧病   

                         人，到現在徒手為院友按摩，甚至送行，兩者看  

似不同，但又不約而同地是每天都面對生命的哀樂。身為旁觀者的我與病者一同

嘗盡人生百般的滋味，同時又自覺自己的生命被豐富了。隨著歲月流逝，我因著

不同服務經驗，累積了豐富的護理知識，例如面對不同個案，不消一會，就可以

作出合適的照顧方案安排，使我成為一位被稱「有能力」的護士。但很多人可能

不知道護士與病人朝夕相對，會不知不覺地走進他們的痛苦裏。  

 

●  黃玉珍   紓緩護士  

擁抱夕陽服務計劃   

 

病人的苦、護士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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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幕一幕在深切治療部工作時的場

景在我腦海裏出現，是如此深刻難

忘。一次，一位呼吸困難的病人，因

需要用力地呼吸，膊頭肌肉隨著已張

開得大大的口呼吸頻率而快速地一

升一降，汗如大豆從額頭不停流下，

看似筋疲力竭了。站在一旁的我，為

他調高一點氧氣濃度、整理一下氧氣

喉位置及呼喚醫生協助後，便要轉身

照顧別的病人。  

 

當我回頭一看，看到他驚恐而無助的

眼神，好像死亡之入口就在他面前，

這刻我感受到即使我是一位「有能

力」的醫護人員，我可以做得上甚

麼？最後我決定轉回他身旁為他抹

去額頭上和背上的汗，讓他涼快一

點；握住他的雙手，帶領他一下一下

減慢呼吸，使他得到有點支持和安全

感。時間不知過了多久，他的呼吸終

於可以稍稍緩和，眼神亦較為安定。

我也鬆了一口氣，心亦感及受到他的

惶恐，現在已得到平安的舒放！  

 

回想起他安定的眼光真的是我最大

的安慰和啟示，因他使我對南丁格爾

所講的『護士是最接近傷患的人，最

能感受人的痛苦。』和德蘭修女所言

的『給人體貼的愛和關心，會帶給人

極大希望』的話有更深刻領會。這並

不是可以在書本上體會到的。護理病

人，我們具備的並不只是照顧技巧，

也需要有同理心和同在感，是需要我

們與他們一同面對，或是更深一步走

進她們內心，與她們同行一段路！  

 

我常問自己，這種場景見得多了，我

的心會硬而冷嗎？我堅持一個病人

身旁的護士，是來幫助他的。這不就

是投身這行業的理想嗎？護士的冷

與熱，怎可能是一瞬間的選擇？  

 

 

不時聽到人們形容醫護人員，因要肩

負專業照顧而有一定理性的執著，看

到別人傷痛而沒有感覺，只講理據知

識，而沒有憐憫同理心，好易被人看

為冷漠，我相信這些冷漠可因是經驗

不足，亦可因人生閱歷淺，因而害怕

觸及「痛苦」而致，不敢再進一步走

近別人的痛苦內！  

 

回想起自己從事護理工作的理由，與

一般護士一樣總是懷著一顆愛心，希

望可以幫到人的心。有一日你發現自

己面對別人痛苦時，手中已沒有可用

的技倆，想一想南丁格爾在黑夜中，

在戰場上只提著燈進到受傷的士兵面

前，給他們的只是一杯涼水。這一杯

涼水就是他們內心最需要的支援。我

們手中可常備給人的一杯涼水嗎？  

 

 

 

 

 

 

 

 

 

 

 

 

 

多 謝 過 去 有 緣 同 行 的 病 人 ， 在 過 程

中，不是因我可以為你們減痛，而是

因你們讓我多了一些對生命的思考及

對 人 性 的 醒 覺 。 即 使 人 生 免 不 了 痛

苦，但相信人間因有愛和關心，對人

小小一個動作，縱病人身上仍有痛，

但心靈可以是不苦。因為這是最大的

撫慰和力量，能讓人走過那最難承受

的痛苦時有一點暖，一點甜，與及心

靈裏的一點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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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彩琦博士    臨床心理學家  

 
相信很多人也面對過傷痛。你會如何處

理？大多數人會找朋友、家人傾訴，去

做運動，暴飲暴吃，甚至放縱自己等等。

當傷痛只停留在思想空間，其實會使我

們更加恐懼。  

 

有一位輕度智障的服務使用者欣欣（化

名）被轉介來看我，因為近大半年她有

很多「行爲問題」，包括撕毀衣物，毀壞

中心的告示等。社工及家人也嘗試與她

傾談，但仍是摸不着頭腦，就連欣欣自

己也感到困惑。  

 

欣欣語言能力不弱，但不能有條理地把

事情表達。如果要她告訴你早上做了甚

麼，她可能要用十分鐘講述從鏡櫃取出

牙膏的過程，聽她説話你要有充足的時

間。如是者跟欣欣面談了好幾次，她總

算能表述自己的負面情緒，但又解釋不

到箇中原因。我決定介紹她進行沙遊治

療（ Sandplay therapy）。沙遊治療是深

層心理治療的一種。透過兩盤細沙（乾 /

濕），一瓶清水和無數小物件，使我們可

以自由地，沒有錯對地創造與表達自己

的心情狀況。臨床心理學家 /治療師透過

觀察服務使用者於治療過程中的情緒轉

變 ;使用的小物件的代表象徵（ Symbolic 

meaning）從而了解服務使用者非言語，

潛意式的內心世界。  

 

欣欣第一次接觸沙盤，把自己的左

手完全「埋葬」，然後濠哭起來。她

入住宿舍十多年從來沒有哭過。哭

過之後，欣欣開始把不同的小物件

放進沙盤。第三次沙遊治療，她擺

放完最後一件小物件後告訴我，街

口賣白蘭花的婆婆死了。  

 

欣欣很乖巧，家人很愛錫她，會教

導她説話技巧，但從來沒有人認真

聽她的所想，除了賣花婆婆。賣花

婆婆其實説方言，也聽不懂太多廣

東話。欣欣每次回家度假都會遇上

婆婆，兩人會並排而坐，互相不懂

大家的語言，卻彷似千言萬語。欣

欣 有 嘗 試 把 與 婆 婆 的 經 歷 告 訴 家

人，但由於她每次都需要從離開中

心 講 起 ， 家 人 有 時 候 也 會 失 去 耐

性，故對此關係毫不知情。近半年，

欣欣回家再沒有見到婆婆，家人察

覺她悶悶不樂，但她卻未能表達。

表面上欣欣生活沒有什麼變化，但

原來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聆聽者，這

空虛的街角正在撕裂着她的情感。

也許「行爲問題」正是她用來表達

心靈破碎的方式，只是我們不懂。

第三次治療中，欣欣埋葬了像是耳

朵的貝殼、木乃衣的棺材及以花點

綴作總結，仿似爲她與賣白蘭花婆

婆的關係畫上由她控制（ control）

的句號。這些只停留在思想空間，

卻無法以言語表達的心痛，透過沙

遊治療，終於看得見，觸摸得到。

當我們能實體地接觸傷痛，我們就

能更具體地對症下藥，處理傷痛。  

 

 

 

 

觸得到的傷痛 

琦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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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苦難呢？苦難於人生又有甚麼意

義？人總是希望遠離苦難，或以某種代

價來代替苦難，例如：齋戒、不殺生、

捐獻等等。以為這樣便能免於受苦，但

原初的苦難其實是「未解決」。有時我

也會反思自己能否真正接受生命的本

質是包含苦難。  

 

當苦難臨到我們，我們會懼怕、逃避，

未能夠接受事實。有人會怨天尤人，覺

得苦難不應臨到自己身上；有人會積極

面對，千方百計去找尋可以解決的方

法，例如有些末期的病患者會嘗試用宗

教領略心靈安慰、坊間另類治療、占卜

問卦等；亦有人又會選擇隨遇而安，認

為這既是上天的安排，就不再掙扎了。

這讓我可聯想到，面對苦難，人好像在

大海漂浮，茫茫然失了方向，而我們就

只能夠死抓住遇到的木頭保命。  

 

記得自己經歷家人離世起初，是一份沉

重打擊。那時候才發現當苦難真的來臨

了，面對摰愛離世，即使事前有多好的

準備，或已經知道很快要分離，總會有

不知所措。更甚會問自己做得足夠嗎？

我陪伴、照顧得夠嗎？當我仍在漩渦中

盤旋，機緣巧合之下讓我有機會接觸一

班正接受晚晴照顧的服務對象，從面對

個案離世中，對苦難有多一份的體會和

反思。   

 

回 想 第 一 次 陪 同 義 工 到 醫 院 探 病

時，得悉院友離世消息經歷：當日義

工和我到達醫院時到病床撲個空，所

以向職員查詢病人狀況，但他以私隱

為由不願透露任何消息，大家不得要

領，心情更心急如焚和忐忑不安。心

中閃過一絲希望院友只是出院回單

位休息。最後我們還是確認了院友離

世的消息，當下感到十分愕然和難

離，因起初我們都認為院友只是普通

病情進醫院，並未有覺察病情之嚴

重，心中產生了好多問號。我們找個

角落沉澱思緒，待心情平伏後，各人

開始分享過往與院友相處的點滴。義

工表達在院友晚晴路上能夠陪伴度

過每一刻，都是珍貴無比的回憶。對

於院友逝世縱然有傷感及難過，最後

仍覺得最重要是讓院友知道她的晚

晴路上並不孤獨，因我們與她一起同

行。此次經歷更提示我們院友身體狀

況是難於預測，所以要捉緊每次陪伴

院友機會。這些面對苦難的經歷，也

讓我看到自己的成長－由沉溺於無

助 感 到 學 懂 珍 惜 與 院 友 每 刻 的 相

處，這當然也伸延到我與義工，甚到

是家人的相處。  

 

其實人生就像一本書，而每本書都有

不同的章節，有喜有悲，每個章節都

包含甜、酸、苦、辣，精彩絕倫之精

髓，而且是不能預測。同樣苦難是人

生一部份，但我們可以從苦難會中尋

找到一點甘，一點甜呢！  

 

●  成景如   活動幹事  

  擁抱夕陽服務計劃  

苦中一點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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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vonne Ching  

  擁抱夕陽服務計劃義工   

我參與擁抱夕陽義工計劃經歷四個月培訓後，終於來到了第一次正式服務。黃姑

娘每次安排兩位服務對象，每位給他們服務 45 分鐘，服務前還會細心介紹院友的

基本資料。我的其中一位服務對象是阿瑩 (化名 )。她是一位孤兒，較少有人探訪，

患小腦麻痺。當見到阿瑩，我嚇一跳，原來她不是長者，而是一位二、三十歲的

後生女。她會不自覺抽搐，沒有說話能力，還會不時叫喊。我當時心裏好不舒服，

會代入她的狀況想像生活會如何，她的生命會怎樣。當時不知所措，因為她的大

叫大喊背後意思是否不喜歡我們？不想我們為她按摩？後來，我提醒自己當初決

定加入服務，是希望盡力去支持其他人。同情實在未必幫助到對方，而是好好陪

伴她，我握著她的手，心裏面只是全心全意的鼓勵與祝福她。  

 

第一次服務後，我好希望會再度安排阿瑩給我。我好開心第二次第三次再被安排  

服務阿瑩，還安排義工組長同我拍檔，她已服務三年，這令我的心更加安定。再

次見面，有一份親切感。每次第一句都問候：「你記唔記得我呀？我個名同你一樣

的！」雖然她不會回答，我相信她認得。有了第一次經驗，之後兩次我都善用這

45 分鐘好好關心她此時此刻的需要，輕輕按摩。自己盡量講一些正面訊息，問她

問題，有時感覺好像自問自答，無辦法知道她能理解多少。但再一次提醒自己，

專注關心支持她已經足夠，相信她會接收到。全程我會不自覺地微笑，相信阿瑩

會感受到我最想給她的鼓勵。第三次見面，都是問她：「你記唔記得我呀？」她竟

然笑得很燦爛，我完全沒有想過，太開心、太感動了。我發現她有酒窩，還鼓勵

她要笑多點。  

 

感謝在每次服務後都有分享時間。相信義工們都有不同的感受情緒，黃姑娘就會

給我們正面訊息。感恩讓我有機會接觸真正有需要的人士。短短的三次服務，我

已體會，人與人之間，說話上的交流未必最為重要，只要內心平靜，帶著愛心關

懷對方，對方會接收到。阿瑩的堅強，她的生命力，令我反思自己平時可能為太

多小問題而煩惱，亦令我感恩一切，其實自己已經很幸福。  

 

盡在笑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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